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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译介上，如果说明清之际是天主教 “一家独大”，晚清时新教后来居上，与天

主教形成 “双峰并峙”之势，那么，民国时期就可以说是天主教、新教和人文学界 “三足鼎立”

了。本文 “绪言”中概述了民国奥古斯丁译介的总体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天主教、新教和人

文学界的奥古斯丁译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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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一、绪言

奥古斯丁哲学的汉传，在明末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著作中

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在明末清初，奥古斯丁其人是以 “圣人传”的形式、奥古斯丁其思是

以 “语录”的形式呈现给中国读者的。到了晚清，新教传教士林乐知写了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奥

古斯丁传记，《忏悔录》也有了两个文言文译本，一个是１８８４年慕维廉的 《古圣任罪》，一个是

１９０９年胡贻谷的 《古圣明心》。前者是缩译，后者亦只译了前十卷。

进入民国后，天主教奋起直追，在译介奥古斯丁上成绩超过了新教。先是有雷鸣远 《圣奥

斯丁归化史》（１９１３），堪称 “奥古斯丁中国化”的典范，接着有中译的巴彼尼 《圣奥斯定传》

（１９３６），前者是极具特色的创作，后者是名人名作。天主教还出现了一些白话文的奥古斯丁小
传，以陈泗芬编译 《八大圣师传略合编》 （１９２５），卜相贤编译 《奥斯定》，何慕人译 《北非圣

师圣奥斯定小传》 （１９４６）为代表。在翻译奥古斯丁著作上，天主教赵允伯翻译了 《忏悔录》，

新教徐宝谦 （１８９２－１９４４）翻译了 《忏悔录》，邹秉彝 （１９００－１９５４）翻译了 《上帝之城》，但

是这三个白话文译本后来都佚失了，没有得到出版。耶稣会吴应枫 （１８９８－１９７２）从１９４８年开
始翻译 《忏悔录》，两年后在土山湾出版，可谓硕果仅存。

民国时期，新教译介奥古斯丁的主要贡献，仍旧是由广学会做出的。广学会在民国时期出版

了 《奥古斯丁金言录》（１９３６），及吴维亚中译的 《圣奥古斯丁》（１９３７）。此外，新教跟天主教
一样，在各宗各派编译的教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提及奥古斯丁。

跟明清不同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在大学从事教学和

研究，一些人开始独立地译介西方历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有时会涉及奥古斯丁。比如，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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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欧洲文学史》（１９２２）、郑振铎 （１８９８－１９５８）《文学大纲》（１９２７）已述及奥古
斯丁 《忏悔录》。周作人还首次在中国将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译为 “忏悔”。哲学方面，张东荪 （１８８６－
１９７３）、刘伯明 （１８８７－１９２３）、黄忏华 （１８９０－１９７７）、李石

8

（１８９２－１９３４）、瞿世英 （１９０１－
１９７６）、全增嘏 （１９０３－１９８４）在编译或撰写西方哲学史时，都会论及奥古斯丁。一些西方历史
家如余柏威、威伯尔、梯利、马尔文、顾西曼等人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均被译为中文。这类著作侧

重于评述奥古斯丁心灵哲学、自由意志、时间理论、历史哲学，而跟教会学者侧重于神学不同，

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尤其得到重视。由于译本来源 （日本、欧美、苏联）和所受影响不同，著

译者对奥古斯丁有不同的评价，呈现显著的差异。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对奥古斯丁的论述，在建国

后成为主导模式。

至于奥古斯丁在民国知识界的影响，较显著的例子是在纪念奥古斯丁１５００年前夕 （１９３０），
几个时在上海的文人张若谷、邵洵美、胡乌衣关于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一词的翻译的讨论。这些讨论收录
在张若谷 （１９０５－１９６０）《咖啡座谈》一书中。①
１９３０年出现了奥古斯丁哲学汉传史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学术史回顾，即徐景贤

（１９０７－１９４６）先生的 《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该文初刊于１９３０年９月１日至１０月２０日天
津 《大公报·文学副刊》，继在 《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第二卷第３、４期转载，后出了单行
本。② 徐景贤回顾了利玛窦以来对奥古斯丁的译介，重点在民国时期即他那个时代的情况，为我

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当然，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他对于明清之际天主教的译

介把握尚不全面，亦未注意到晚清新教的译介 （如林乐知 《奥古斯丁》）。徐景贤体现了很高的

学术才能，如果能享有太平岁月，定能推进中国的奥古斯丁研究。可惜其生逢乱世，英年早逝，

后继乏人。

曾在法国获博士学位的天主教学者王昌祉 （１８９９－１９６０），其法文著作 《圣奥斯定与异教徒

美德》③ 在西方颇有影响，代表当时中国奥古斯丁研究的国际水平。他亦曾出版 《王阳明的道

德哲学》④，该书被收入上海 《汉学丛书》 （Ｖａｒｉｅｔｅｓ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⑤ 可惜王昌祉回国后所撰多
为教内小册子，似未有更多奥古斯丁译介，因此在国内反而影响不大。这也跟当时抗战的形势有

关。由于战争的影响，民国后期的奥古斯丁译介显著减少。

整个民国时期，虽然 “黄金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荣景在奥古斯丁译介上也有反映，但总
体来说，民国时期仍旧是以 “译介”为主，纯学术性质的 “研究”不多。因此，本文标题 “译

介”，而不冠名 “研究”。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奥古斯丁研究，要等到１９７８年 “改革开放”以后。

下面只拣民国时期较重要的文献介绍。

二、天主教的奥古斯丁译介

在奥古斯丁的译介上，民国时期的天主教，要比晚清时活跃得多。和新教一样，天主教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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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谷：《咖啡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局，１９２９年。关于 《忏悔录》汉语译介史，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处

不赘。

徐景贤：《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中华公教学友联合会单行本，１９３１年 （北大图书馆有藏），或参看赵

中亚选编 《徐景贤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ＪＷａｎｇＴｃｈａｎｇｔｃｈｅ，Ｓａｉ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ｔｌｅｓＶｅｒｔｕｓｄｅｓＰａｉｅｎｓ，Ｐａｒｉｓ：Ｂｅａｕｃｈｅｓｎｅ，１９３８
ＪＷａｎｇＴｃｈａｎｇｔｃｈ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ｏｒａｌｅｄｅ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Ｐａｒｉｓ：ＰＧｅｕｔｈｎｅｒ／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ｏｕｓｅｗｅ，１９３６
关于 《汉学丛书》的情况，可以参看王国强： 《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以 〈汉学丛书〉

为例》，载 《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４０－１４９页。王国强仅提到王昌祉的 《王阳明的道德哲

学》一书，未提到 《圣奥斯定与异教徒美德》这部杰作。



一般的教会史著作中提及奥古斯丁。不同的是，跟在明清时一样，天主教由于其瞻礼需要，会在

圣徒传记中提及奥古斯丁。如１９３２年土山湾印书馆重印了冯秉正 《圣年广益》，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兖州天主堂印书馆刊行了艾儒略 （此人并非明末艾儒略）的 《圣人德表》，里面都在八月廿七、

廿八两个瞻礼日讲述莫尼卡和奥古斯丁的事迹。再如 《方言圣人行实摘录》①，就以 “圣徒传

记”的形式，用上海土话生动地描述了 “圣妇莫尼加”的生平事迹。

天主教教会史著作甚多，里面大多会讲到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地位。如赵石经编 《新编

圣教史纲》②，于炳南编 《圣教会史纲》③。天主教亦有哲学教程，常守义 （？ －１９９１）所著
《哲学史缩型》中关于奥古斯丁的论述，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常守义分 “理智界论题”、

“事实界论题”和 “伦理界论题”进行讨论。其中 “伦理界论题”是关于终极幸福的。常守义

说：

人的终向既为度福乐的生活，而这福乐的生活当在什么上？

人都怀着享福，而且怀着享永福的盼望；而人所盼望这个大福，应当是何等性质的呢？

依必古派④将这福乐只放在肉身的福乐上，斯多亚派将这福乐只放在精神的福乐上，逍遥学

派则将之放在肉身和精神两方的福乐上。这其中连那最好的意见，也不正确，因为他们的通

病，都是要在现世找得真福乐。然而 “这个现世而有死的生命不是有福的，却是我们应当

忍受的一种生活”。为能得到完全的福乐，应当享得天主：“主子，你造作了我们，原是为

你，除非安息于你，我们的心总不能得安宁”“赏报德行的，必是创作了德行的”。

所以奥斯定以造物主为人生活的最末终向。人伦理界行为应当遵循的轨道，都须对照此

最末的终向，以作规定。奥斯定准此原理讨论的伦理学，当然纯正而齐全。不过欲知奥斯定

的伦理学，最好去读天主教会的全部伦理学。

奥斯定不但以每人个体的生活当归向造物主，以造物主作己最末的终向，且以社会国家

的终向也当归向造物主，故此社会国家也得遵守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⑤

除了教会史著作和神哲学概论中涉及奥古斯丁，天主教在民国时期亦出现了专门讲述奥古斯丁的

现代传记作品。１９２５年陈泗芬出版了其编译的 《八大圣师传略合编》。所谓 “八大圣师”，即指

希腊四大教父加上拉丁四大教父，里面有一章专讲奥古斯丁。这是较早由中国天主教人士自己编

译的教父传记，文笔甚为畅达，在读者中流传甚广，影响较大。比如，张若谷、徐景贤等人都在

文章中提到此书。陈泗芬在描述奥古斯丁之为人时说：

因此圣人之声名大振，复蒙大主教委任副主教，并定正主教出缺后，由圣人升补。圣人

受此荣典，仍谦卑自牧，一如曩日。自奉极菲薄。用膳时，非谈圣论，即令人诵圣书。彼时

圣人周旋中礼，人无间然矣。

至于圣人之慈善爱人，周急穷旅，加人一等。无有时，圣物亦出售，以给之。圣人平日

不肯论人长短，谓 “诽言如利刃，挥出之，伤三方面也。一，出口伤人者之心。二，受谤

者之名誉。三，听者之耳官污矣”。若夫妇女交际，圣人更慎之又慎，即亲如姊妹，近如女

癙，亦必疏之。常云：“亲戚妇女，虽无嫌疑，然屡去相会，易招人起疑也。”

圣人每日喜宣讲，非有疾不废。异端邪说，嫉视如仇。口辟笔诛，不遗余力。多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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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仰山 （ＣＢｏｒｔｏｌａｚｚｉ）：《方言圣人行实摘录》，上海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１３年，第８１－８４页。
赵石经编 《新编圣教史纲》（上册），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于炳南编，杨堤译 《圣教会史纲》（下），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４１年，第４１－４３页。
依必古派，指伊壁鸠鲁派。———笔者注

常守义：《哲学史缩型》，西什库遣使会出版发行，１９４３年，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端，如妈尔甘伍、陶那帝斯①、贝拉齐亚②等，几使于斐洲地界，无容足地。圣人之

力也。③

这些内容跟明清天主教 “圣人传”一样，主要源自波西迪乌斯的 《奥古斯丁生平》。不过，也跟

那些 “圣人传”一样，里面有一些不准确之处。比如，陈泗芬说莫尼卡担心奥古斯丁误入异端

歧途，找到盎博罗削，盎说 “此涕泣之子……必不沦亡”。④ 其实这句话是另一位主教说的，并

非盎说的。

１９４０年，王昌祉主编的 《圣心良友》第一集，共收录中外作者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一篇

《圣奥斯定》，撰写者为司铎ＥＲｅｉｎａｎｄ。⑤ １９４６年澳门出了一套 “灵修小丛书”，其中有何慕人

译 《北非圣师圣奥斯定小传》，约一万字，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古斯丁的事迹。⑥ 卜相贤等编译了

《奥斯定》⑦，分 “青年时代”、“晚年”、“性格”三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古斯丁生平。以上都是

天主教专讲奥古斯丁事迹的小册子。

民国时期天主教译介的主要贡献，尚非以上教会史章节及传记小册，而在于三部长篇著作。

一个是吴应枫翻译 《忏悔录》，一个是雷鸣远创作 《圣奥斯丁归化史》，一个是巴彼尼 《圣奥斯

定传》的翻译。这里只讲后两部作品。

《圣奥斯丁归化史》于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刊发于天津 《广益录》。据徐景贤说，主创者是雷鸣远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Ｌｅｂｂｅ，１８７７－１９４０）。雷鸣远的中文很好，他后来于１９２７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圣奥
斯丁归化史》里面有小部分是中国文人杜竹宣创作的，因此夹杂了少量文言。⑧ 文章主体以白话

文写出，看来是雷鸣远的作用。《圣奥斯丁归化史》用章回体的形式，但语言是白话文，里面的

人情世故也颇中国化，考虑到在当时 “白话文运动”尚未兴起，这种中国化、本土化和日常生

活化的语言，尤其可贵。这里我们只看第一回 《奥斯丁之世家与家族教育》开头一段，是个如

何有趣的写法：

话说罗玛皇帝，公斯坦在位的时候，在亚非利加洲的北边，大加斯德城，有一家夫妇二

人，丈夫名叫巴提斯，在本城里作一个小官。夫人名叫莫尼加。巴提斯的为人，生性强毅，

暴厉非常，每逢发起脾气来，跳燥如雷。你说老虎利害，他敢前去捋须，你说狮子凶猛，他

敢前去打牙。巴提斯虽是生就这样一宗横生风波、招灾若祸的性情，然而他这位夫人，可是

幽闲贞静，贤惠异常，说话行事，处处可爱。无论亲戚朋友，远街近坊，凡认识他的，没有

不交口称赞的。并且这巴提斯夫人，最是笃信天主教，望弥撒，守瞻礼，辨神工，施哀矜，

诚恳火热，超过寻常，因此天主赐给他聪明智慧，叫他治家有条，治事不乱。更有一样最奇

怪的，是巴提斯虽然生就这样刚厉强暴的皮气，但一见了莫尼加的情形，一听了莫尼加的劝

解，就能够风雷卷息，云雾全消，不忍的也忍啦，不耐的也耐啦。看官可要弄明白了，巴提

斯并不是有季常之惧，乾刚不振，怕老婆。莫尼加更不是床头夜叉，河东狮子，主持发达女

权，奴隶男子，人家乃是以情感义以柔克刚，如常言所说：家有贤妻，男子不作横事。因此

夫妻二人，伉俪甚笃。惟有一样美中不足的事，是巴提斯总未奉教。莫尼加为了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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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尔甘伍，指摩尼教。陶那帝斯，指多纳特派。

贝拉齐亚，指佩拉纠派。

陈泗芬编译 《八大圣师传略合编》，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２５年，第８－９页。
同上，第７页。
王昌祉编 《圣心良友》第一集，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第８９－９８页。
《露德小花·免疫主何·北非圣师奥斯定小传》，澳门白德美纪念出版社，１９４６年，三本小册子合订。
卜相贤等编译 《奥斯定》，出版社及时间不详 （可能是１９４０年代）。国图网 “民国图书”可查到。

徐景贤：《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中华公教学友联合会单行本，１９３１年，第３４、３８页；或参 《徐景贤文

存》，第２８４、２８６页。



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至终到他丈夫临死的时候，翻然醒省，回头认主，

作了天主的信民，成了莫尼加的心愿，此是后话表过不提。①

不过，《圣奥斯丁归化史》也有一点问题，那就是出于对莫尼卡的崇敬之情，作者多方为其言行

辩护，有时过了头就成了曲意维护。比如，莫尼卡为了奥古斯丁的前程着想，要他抛弃他儿子的

生母，而另与一贵族之女结婚，这无疑体现了莫尼卡的世俗心理，但作者 （雷鸣远）却添加种

种理由，说莫尼卡这是为了奥的信仰起见。尽管有这些小缺点，在语言，及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上，却彻彻底底是 “中国化”的，堪称奥古斯丁东渐史上的一个典范。

至于巴彼尼的 《圣奥斯定传》，则是１９３６年经上海主教惠 （惠济良）② 准后，由土山湾印

书馆刊行。该书为 “光启杂录”丛书之一，没有登出译者姓名。

巴彼尼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ａｐｉｎｉ，１８８１－１９５６）为意大利著名作家，早期为无神论者，１９２１年皈依
天主教，同年出版 《基督故事》（ＳｔｏｒｉａｄｉＣｒｉｓｔｏ），轰动一时，被译成二十三国文字。③ 巴彼尼
写有大量名人传记，１９３１年出版 《圣奥斯定》（ＳａｎｔＡｇｏｓｔｉｎｏ）。从行文中时有英文单词来看，土
山湾中文版可能是从 《圣奥斯定》的英译本译出。

那么，中译者可能是谁？我们暂时找不到。一条有用的线索是，巴彼尼的 《基督故事》曾

经被翻译成中文，名为 《基督传》，译述者为贾立言 （ＡＪＧａｒｎｉｅｒ）和周云路，可能是采取了西
人口述、中士笔录的传统翻译方式，该书由上海广学会１９２９年２月初版，１９３０年７月再版。书
前有贾立言 “基督传序”。④ 是否有可能贾、周二人翻译了 《圣奥斯定传》，不过因为是新教徒，

不方便在天主教的土山湾印书馆亮相？当然，也可能是天主教神父、修士和学者 （如徐景贤）

翻译了此书，但目前尚找不到线索。至于徐景贤，如果他参与了翻译，不会不告知读者的，因为

他是学者，不必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隐姓埋名。徐景贤曾经在１９３１年介绍过巴彼尼的这本书⑤，
很可能，他作为中华公教学友联合会执行会长和中国圣奥思定学会重要成员⑥，推荐或找到相关

的人员翻译了这本书。从里面的天主教译名来看，译者很可能是天主教信徒或修士。

《圣奥斯定传》大致有９万字。篇幅上已超出林乐知 《奥古斯丁》和雷鸣远 《圣奥斯丁归化

史》，创造了一个纪录。大致要到１９８７年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ｄｗｉｃｋ的 《奥古斯丁》（黄秀慧译，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２年蒙哥马利的 《奥古斯丁》（于海、王晓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在篇幅上才被超过。

《圣奥斯定传》共有二十九章。其中前面二十一章主要根据 《忏悔录》来讲述奥古斯丁前半

生的生平故事，从第二十二章起，开始讲述莫尼卡死后，他返回罗马、再回到非洲创立修会、晋

升主教、热心教务及参与各方论战的故事。最后一章 “伟大人格”，对奥古斯丁推崇备至，认为

他跟前后大多数的哲学家、神学家相比，都更为全面、中和：

在奥斯定身上，什么也不缺少，他是个全人，是个应有尽有的人，一点缺憾也没有。他

不但是一个人，也是一个超人，熟谙着天主事理。这不是因为奥斯定是个诗人、演说家、心

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神秘者，却是因为他能把所有使大多数发生困难、错误、冲突的

一切互相矛盾的心情集合在他一人身上，却又能调和匀和，研究出一种更高妙的真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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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益录》第７８号 （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４日），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惠济良 （Ａｕｇｕｓｔ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ＰｉｅｒｒｅＨａｏｕｉｓéｅＳＪ，１８７７－１９４８），法国耶稣会会士，１９０３年来华。１９３３－１９４７
年任上海代牧区主教，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任上海教区主教。１９４８年９月病逝于上海。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Ｐａｐｉｎｉ（２０１８年６月７日）。
参见 《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基督传》编号为３９９９。
徐景贤：《公教与文学》，载 《徐景贤文存》，第４１４－４２２页。
中国圣奥思定学会的成立，参见 《徐景贤文存》，第３０３页。
《圣奥斯定传》，土山湾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２８２页；或 《圣奥斯定传》，河北信德室，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３页。



三、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

民国期间，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相对分散，散见于各教派的教会史译著中，比如赫士 《教

会历史》①，沙穆原 《教会历史》②，石约翰、高果能著 《教会辑史》③，贾立言编 《基督教史

纲》④，ＪＷＮｉｃｈｏｌｓ《基督教会史略》⑤，穆格新 《教会史略》⑥，卞文 《基督教史略》⑦，林仰

山 《教会史》⑧，华尔克 《基督教会史》⑨ 等等。新教派别及差会众多，因此不像天主教那样有

相对统一的写法，总体来说，新教判教色彩较重，各人水平差距较大。在介绍的详细程度上，以

华尔克 《基督教会史》（第一卷）为佳。该书是权威的教会史著作，在１９９１年尚有重译本。瑏瑠
新教的教会史著作中，亦不乏不准确的作品。比如，盖温柔 《教会历史》本是盖温柔１９３４

年下半年在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讲课笔记，１９３５年起各章陆续印出，１９４７年印出全本。可能是由
于笔记不全的原因，里面关于奥古斯丁的部分，错误甚多。

安波洛兹平时常帮助奥古斯丁明白圣经。当奥古斯丁年三十三岁的时候，在他母亲将死

以前，他悔改重生了，使他母亲快乐无穷。奥古斯丁重生以后得到大平安，就退到旷野退修

了三年，三年以后教会请他当监督的职司。他同时就将自己完全奉献，他很有钱财，将财产

全捐给教会，并且往各处游行布道，竭力反对或更正邪教一切的说法，因此很多人受感悔

改，齐心脱离邪教而跟从主。他也写了很多书，如 《神学》、《神的理论》、《哲学》……他

的书在以后大大帮助了诺克斯、马丁路得、喀尔文等人。奥古斯丁最出名的一本著作名为

《神的城》（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其大旨论 （１）罪、（２）地狱、（３）天堂、（４）基督的十字架、
（５）世界的城单靠人的智慧能干，神的城乃真信徒组织而成的……。瑏瑡

其实，帮助奥古斯丁明白圣经的更多是辛普里西安。奥古斯丁在家乡隐居三年，并非在旷野，他

不是埃及沙漠教父。他的财产也不太多，他并非埃及圣安东尼那样的财主。他常年主持希坡教

务，只是在需要时才到外地开会，并非游方大和尚。他当然没有写过 《神学》《哲学》这样的教

科书。至于 《上帝之城》的内容，也不像盖温柔概括的这么大而化之。总之，盖温柔讲课未免

太随意了。书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有很多。

在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中国基督徒自己撰写、编译的基督教会史，里面也会涉及到奥古斯

丁。如谢颂羔 （１８９５－１９７４）《基督教思想进步小史》里是这样写的：
他 （奥古斯丁）以为：（一）人们的为善或为恶，其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为善为恶，

都由人自己决定；但是他又以为 （二）人类能得救的，虽犯过极重大的罪，终必依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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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士：《教会历史》，广学会，１９１４年初版，第６４、６６、７２页。
沙穆原：《教会历史》，瑞思义、许家惺译述，广学会，１９１４年，第４５－５０页。
石约翰、高果能： 《教会辑史》，湖南信义会，１９１７年，第６２－６６页。该书英文内封显示作者为 Ｊａａｋｋｏ
Ｇｕｍｍｅｒｕｓ，ＶＴＲｏｓｅｎｑｖｉｓｔ，译者为 ＨａｎｎｅｓＳｊｏｂｌｏｍ，ＫａｌｌｅＫｏｒｈｏｎｅｎ。故该书中文封面有误，应为石约翰、
高果能 “译”，而不是 “著”。

贾立言 （ＡＪＧａｒｎｉｅｒ）编，冯雪冰译述 《基督教史纲》，广学会，１９２８年 （初版），第１３９－１４３页。
蔡振华译 《基督教会史略》（再版），中华圣公会书籍委办，１９３２年，第６２－６５页。
穆格新 （ＳｔｅｎＢｕｇｇｅ）：《教会史略》，中华信义会书报部，１９３３年，第４４－４９页。
卞文 （ＥＢｅｖａｎ）著，郑启中译 《基督教史略》，青年协会书局，１９３７年，第６７－７０、７４－７５页。
林仰山 （ＦＳＤｒａｋｅ）：《教会史》（第一卷），广学会，１９４０年，第２１７－２２３页。
华尔克 （ＷｉｌｌｉｓｔｏｎＷａｌｋｅｒ）著，谢受灵译 《基督教会史》，广学会，１９４８年，第２６２－２８４页。
威廉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译 《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盖温柔讲，赵世光记 《教会历史》，香港灵粮刊社，１９４７年，第３０页。



而不能得救的，终必灭亡，因为这都是上帝所预定的。这两种论调，实在是自相矛盾的；但

是他的预定论，却使后世的教会受着很大的影响。他以为人的得救，乃是靠着上旁的恩惠，

这种观念，实为正当，无可非议。奥氏的人生观，颇抱悲观，因为他觉得现世不过是暂时

的，人们的得救，乃是在将来的世界中。他也很相信梦兆，相信行奇迹，甚至于相信用为道

牺牲之使徒司提反的骨骸，可以治病，这或者也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尚未发达，所以才有这许

多迷信的谬误思想。①

谢颂羔在广学会工作，他做翻译的方式是广学会传统的 “译述”，即由他口译，由助手笔述。据

说，他翻译得比较随意 （如译 《天路历程》），就只求译出大意，自由发挥较多。② 这可能是继

承了李提摩太 “但求精义，不拘字义”的翻译精神。应该说，就他对奥古斯丁思想中矛盾和保

守的揭示来看，他的翻译还是比较准确的。

中国的神学家在谈论神学时，自然也绕不过奥古斯丁。齐鲁的彭彼得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 《基

督教思想史》③ 和 《基督教义诠释》④ 两本书里都谈到了奥古斯丁。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在谈到上

帝住在人之内，人便成为中心时，引用奥古斯丁 “上帝似圈，其中点无不在，其边际无所

在”⑤。在谈到人易受诱惑走入歧途时，他举奥古斯丁为例：

但是战胜试诱，谈何容易。人的才智愈大，他所受的试探亦愈厉害，而其颠扑也亦愈

重，其昏迷也亦愈甚。譬如圣奥古士丁，在少年的时代，桀骜不羁，倜傥自许，一方面发展

嚣张的才气，一方面肆行他不守轨范的恋爱。“九年之久”，他说：“我生活在各种肉欲之

中，被引诱而引诱人，被哄骗而哄骗人。”后来，收心改性，做了基督徒，深深地觉悟到只

有信赖上帝，才得从恍惚迷离的堕落中抬起头来。⑥

相比于天主教，民国时期新教专门的奥古斯丁译介不多。广学会出版的 《圣奥古斯丁》是篇幅

较长的一本。⑦ 该著前面的章节依据 《忏悔录》，将奥古斯丁早年的生活详细讲述了一番，最后

用了三章来讲奥古斯丁后来的事：“黑坡主教”、“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暮年”。同一年，广学

会亦出版了一本讲奥古斯丁母亲莫尼卡的书 《伟人的母亲》（圣穆奈加）⑧，大概是为了与 《圣

奥古斯丁》一书配套。

虽然在单独译介奥古斯丁上远不如天主教，但新教在翻译奥古斯丁语录上扳回了一局。１９３６
年，英雅各编译了 《奥古斯丁金言录》，可以视为奥古斯丁语录的一个汇总。我们知道，明末清

初奥古斯丁思想主要通过天主教人士引用奥古斯丁 “金句”而传播，而 《奥古斯丁金言录》则

可以视为一本 “奥古斯丁语录大全”。编译者在 “自序”里说：

从耶稣使徒以后，直到路德改教以前，在教会历史中，最负声誉的人物，当首推圣奥古

斯丁。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他从幼年时代，就陷身罪恶里；但是他最使人景仰的地方，

就在能和私欲奋斗，胜恶成圣。他生平的事迹，曾详细载在他所作的忏悔录中。（二）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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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３３页。
彭彼得 （ＰｅｔｅｒＰｅｎｇ）：《基督教思想史》，广学会，１９３６年，第１９６－２１１页。
彭彼得：《基督教义诠释》，广学会，１９３６年，第１９３－１９５页。
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１９２０年），《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
７０页。
赵紫宸：《学仁》（１９３６），《赵紫宸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８５页。
ＡＳｈｉｒｌｅｙ著，吴维亚译述，《圣奥古斯丁》，广学会，１９３７年。
ＥｌｓｐｅｔｈＰｒｏｃｔｅｒ著，吴维亚译述 《伟人的母亲》（圣穆奈加），广学会，１９３７年。原书名为：ＳａｉｎｔＭｏｎｎｉｃａ



超越的天才，能彻悟圣道的奥妙。虽然他著作之富，几乎无人能够全读；并且多讨论些当时

的问题，似与现代无关。然其中多有宗教经验最深刻的言论，并随在发挥他真挚热烈的情

感。就是他的片言只句，流传世间，人也看作最可宝贵的珍珠。吾人欲知主后四百年间教会

的情况，试一读奥氏的遗书，如在光天净几间，披览逼肖的写真，当年的姿态，确是历历

在目。

本书的编译，是由德国哈尔那克 （Ｈａｒｎａｃｋ）的著作中节录下来的。此外为求阅者明了
原委起见，由编译者根据历史上的事实，附带加些按语；但正文中所有的名词与语义，唯求

与奥氏拉丁文的原书相吻合；既可存真，且足表示从事的慎重。①

出版者在扉页广告中亦说：“本书编译者根据德国哈尔那克所著的五五七条中选录一半，复经增

编百条，大部由拉丁文译成华文。”

全书中文有四万多字，共分十六章，收奥古斯丁语录３７１条。其中前三章主要是奥古斯丁自
述其生平，以及其浪子回头的经历，第四章讲奥古斯丁个人品德，其余十二章是奥古斯丁论圣

经、上帝、基督、罪恶、信仰、爱心、人道、教会、国家、圣礼、死与天堂、重要学识。基本囊

括了新教认为的各个重要方面。与天主教作者在著作中零散地引用奥古斯丁金句相比，无疑这本

书要集中得多。但是，与天主教相比，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则显得不够精炼，这也许是因为它是

用白话文译的。

从以上出版情况可看出，民国时期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仍旧是由广学会起主要作用。

四、学界的奥古斯丁译介

目前所见最早的学术著作中提及奥古斯丁的，是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出版的日本学者本多浅
治郎 《西洋历史》。书名前有 “高等教科参考通用”字样，表明是用来作为新式学堂的历史教材

参考书的。当时，能直接读西方文字的中国人不多，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人的相关教材和著作，不

愧是一个简捷速效的途径。《西洋历史》用了三两句来介绍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纪元三百五十四年至四百三十年，亦以拉丁语著述之神学者 （Ｌａｔｉ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ｎ），所作甚富。而 《神之都》（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尤为特有之书也。②

进入民国后，现代大学的学科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中国学者开始自己编写大学教材和撰写概论性

质的西洋文学史、哲学史、历史。１９１８年，周作人的 《欧洲文学史》出版，里面用了几句话提

到奥古斯丁：

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４３０）生于Ｎｕｍｉｄｉａ，少时放逸不羁，偶读圣保罗书，遂改行，归
基督教，后进职至主教。作 《忏悔录》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述少时情事极美妙，为自叙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ａ）类中杰作，不仅以宗教得名也。③

以笔者所见，周作人是最早将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译为中文 “忏悔录”的人。后来者一般沿用此译，如

郑振铎 《文学大纲》。④

在西方，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一般是在神学院和哲学系进行的。在中国，教会系统的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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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雅各 （ＪａｍｅｓＷＩｎｇｌｉｓ）编译 《奥古斯丁金言录》，广学会，１９３６年，第５－６页。英雅各曾任沈阳东北神
学院院长，亦曾与韩汝霖合作译述 《遵主圣范》，广学会，１９３７年。
本多浅治郎著，中国百城书舍编译 《西洋历史》，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再版，第１３０
页。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 （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８年，第６１页。在第三卷第５０页，周亦将卢梭的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译作 “忏悔录”。

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年，第１０页。



译介持续存在，但 “哲学系”却是一件新鲜事，这跟学习日本有关。１８７７年日本设立东京大学，
其文学部设立了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哲学”开始成为与 “理学”（ｓｃｉｅｎｃｅ）相异的学科。东京
大学于１８８１年设置了独立的 “哲学科”。日本学者将 “哲学”概念普遍化 （“哲学”创译者西

周的本意是指与日本国学、儒学不同的西方学问），认为东方也有 “哲学”，从而将 “哲学”科

目分为 “西洋哲学”和 “东洋哲学”两部分，“东洋哲学”以 “支那哲学”和 “印度哲学”为

主。① 日本的 “哲学”观念和学科设置影响了中国学者和留日学生。１９１４年北京大学创设 “中

国哲学门”，“哲学”正式进入了学制体系。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中国开始出现 “中国哲学史”一类

的著作，如谢无量 《中国哲学史》、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与此同时，中国人编、译、撰

的 “西洋哲学史”也开始涌现。留日学生因较早接触 “西洋哲学史”，其经日文转译的成果也较

早出现。随着留学欧美者的回国，就出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

黄忏华是最早从日文转译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之一，其 《西洋哲学史》中抓住 “自由与恩典”

“我疑故我在”来说奥古斯丁的哲学要点：

解决神性论的问题底，是尼恺亚会议 （３２５）底结果所生，所谓三位一体底信条。基督
论的问题底解答，是伊匪苏 （Ｅｐｈｅｓｕｓ，４３１）会议所定，所谓神人底信条。人性论的问题底
解答，是奥古斯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４３０）所决定，所谓原罪底信条。……奥古斯丁，解
决第三种信条，说人原来是自由底，人底行为，由这种自由意志发生，所以人不可不向这个

负责任。然而人类底始祖亚当 （Ａｄａｍ），滥用这种自由去犯罪恶，所以人类丧失这种自由。
人类是亚当底子孙，都继承他底性质，在不得不犯罪恶底奴隶状态。人是生来有罪过底———

原罪底信条。因此：人无论如何好法，也没有值得救济底功劳，要求救济底权利。神派送救

济者来救济人，是神底恩典———神恩说。基督是救世主，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济，基督死，死

而复活，复活而升天；从此以后，他底代理者所谓教会，继承他底救济事业；除掉教会，没

有救济底路子。

奥古斯丁，在是神学者底一方面，像这样辩护教会，同时企图由自意识，自家检讨去说

明认识。他起初相信亚克特美派底怀疑说，后来疑惑起他来，论断所谓怀疑，纵然是真理；

然而所谓我疑惑，不是不可以疑惑底事实么？我既然疑惑，那么：我底存在就是事实。我既

然存在，那么：我底感性我底理性，也不可以不是确实。我由我底理性，认识现象以上底真

理，神就是这个。那么：神也不可以不存在。神是精神底太阳，由神底光，认识他人同外

物。一切底原型，在是那个观念底一方面，在神里头。所以认识可以说是了结在自己和神底

认识当中。他拿自意识自家检讨做哲学底出发点，于是产生出一种新机轴。拿自意识同自家

检讨 （反省）做哲学底出发点，实在从他开始。这里应当注意底，是他一方面是神学者，

拿教会做中心去拥护信仰，一方面是哲学者，拿自意识做中心去说明一切；因此：他底学

说，有两个中心点，结果：把自由解释出许多底意义来，勉强去结合自由说和必然说；重视

所谓人类底普遍，又重视自意识底主体，就是个体；勉强去结合普遍论和个体论。贯通中世

哲学底全体，相争不下底两种立脚地，可以说是到他于是勉强结合在一种体系下面。②

后来，黄忏华亦出版 《西洋哲学史纲》，表达了与此类似的思想。③

曾在东京大学哲学系留学的张东荪，亦出版了 《西洋哲学史 ＡＢＣ》。他着重强调奥古斯丁
“我疑故我在”是笛卡儿 “我思故我在”的先驱：

第一是奥古斯丁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３５４－４３０）。他的著述很多。他的学说算不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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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然而却于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他先从怀疑入手，以为纵使一切是可疑，而从事于怀疑的

我 （即自心）必不可疑。这一点即是近世笛卡儿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所谓 “我思故我在”。他以

为凡是怀疑即是向真理探求，必是预设有真理自然存在。可惜他说到此便折向宗教方面去。

以为永终不变的真理即是神。于是即投入于神学的范围内了。①

与教界 “教会史”写作侧重于奥古斯丁的神学论争不同，“西洋哲学史”侧重于奥古斯丁哲学性

的一面，因此，自由意志与预定论的矛盾、自我确定性、时间理论、社会政治观、历史哲学，就

成了奥古斯丁 “哲学”的主要内容。洪涛 《西洋哲学》②，全增嘏 （１９０３－１９８４）《西洋哲学小
史》③，李石岑 （１８９２－１９３４）④，刘伯明 （１８８７－１９２３）⑤ 谈到奥古斯丁时，都不脱这样的
范围。

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樊炳清 （１８７７－１９２９），其晚年独立编译的 《哲学辞典》，可谓出类拔

萃。关于奥古斯丁，只用了寥寥数句，就准确地囊括了其核心思想：

是时宗教家异论方滋，奥古斯丁屡著书辨难之，卷帙甚繁。最著名于后世者，（一）为

《忏悔》（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自传也。（一）为 《神之都》（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言罗马国家虽亡，而基督
教不亡，所以慰众心也。其学说，盖有特征数端。（一）为宿罪说，以为人类之祖亚当，滥

用其自由，而犯罪恶，故其子孙，传此性质。积罪即深，不能自救。救济之途，惟有信仰基

督。（二）为预定说，谓人不独无救济之力，并无要求救济之权。神之遣救济者以救济人，

全出自神之恩宠，故又称神宠说。（三）为定命论。谓神为绝对之意志。神从虚无中，创造

世界。其为创也，不间不绝，故万有自神预定之。故世无积极的之不善，云不善者，是指自

高向下之意志。（四）为主意说。谓人间精神之实体，从三方面发现。曰 “有”曰 “知”

曰 “志”，以此拟诸三位一体。而又谓认识事物者，由意志作用使然。夫既否认意志之自由

矣，自不得不举一切精神活动之根原，归诸天启。故彼之学说中，尤以 “自检讨”一语，

为根本原理，（五）其贯通哲学与神学之枢纽，即存乎斯。详言之，即于哲学方面，以自认

识为基址，从而分析精神各要素，加以说明，于神学方面，则谓对神而认识之，又从而信之

爱之，此乃得自内的经验者，是也。⑥

如果说 “我疑故我在”、自由意志问题还比较形而上，与现实抽离，那么，在民国纷乱的历史情

境中，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观和历史哲学引起的关注就比较多了。

朱谦之 （１８９９－１９７２）在１９２６年写了 《历史哲学》，谈及中世纪历史观时，他说：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完全受宗教支配的。他们从宗教的立脚点，观察历史和宇宙，以

为历史这个东西，是一篇神诗 （Ｄｉｖｉｎｅｅｐｉｃ），从创造人类起，到赎罪为宇宙剧的末场止。
如格罗细士 （Ｇｎｏｓｉｓ）派就是好例。他说：宇宙的历史的过程，就是善力与恶力争斗，这种
争斗只能由基督去救济，救济的结果，以善为最后的胜利。这种历史哲学以基督救世为中

心，实在就是历史哲学的渊源了。后来教父奥古斯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３５４－４３０）著了一本
《上帝之城》（ＣｉｔｙｏｆＧｏｄ）证明人类纯然是神的计划，这本书里发挥一种历史哲学，表明上
帝之城不在地上是在天上，从 《旧约全书》一直述到 《新约全书》，都可证明他的存在；在

地上的是撒但之城 （ＣｉｔｙｏｆＳａｔａｎ），从亚当犯罪起，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止都是。这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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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 《西洋哲学史 ＡＢＣ》，世界书局，１９３０年，第９３页；另张东荪亦有 《哲学》一书 （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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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西洋哲学史》，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３３年，第５０页。
全增嘏：《西洋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第３０－３１页。
李石岑：《西洋哲学》，三民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９３页。
刘伯明：《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１９２２年，第１５７－１６１页。
樊炳清：《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第７４８－７５０页。



来，历史完全变成功①一部神秘史，而人们所要作的，也只有尽力于建神的城于地上罢了。

以后奥古斯丁的弟子Ｏｒｏｓｉｕｓ把这种思想更推到极端，以为历史就是上帝罚恶的记载，他著
了七卷 《反对异端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Ｐａｇａｎｓ），举许多古代史中战争和别
的恐怖事件，汇在一起，以为这就是基督教没有出世以前的罪恶史了。这部书跟着中世纪基

督教的发达，差不多影响有一千年之久。②

雷岱尔 （ＨａｒｒｙＷＬａｉｄｌｅｒ）著，郑学稼译的 《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古代渊

源，将奥古斯丁当作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来源。③ 绍特韦尔 （ＪａｍｅｓＴＳｈｏｔｗｅｌｌ）著，何炳松、郭
斌佳译 《西洋史学史》，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再到唯物一元论斗争史观的演

变线索。④

拉波播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作为进化科学底历史哲学》，是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
学的书，１９３０年由青锐⑤译为中文，书里说历史神学是由奥古斯丁创立的，但它只是一种 “冒

称的历史哲学”，并非科学。⑥ 数年后翦伯赞出版的 《历史哲学教程》，很明显受到了拉波播尔

这本 《作为进化科学底的历史哲学》的影响：

基督教的全统治时代，整个的历史研究，都被独断的教义所支配。他们以为人类的历史

是神定的一种秩序，他们用宗教与信仰来迷惑人民，用天国与上帝来欺骗人民，企图蒙蔽他

们去认识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历史上之人类的阶级实践完全用

“上帝”二字，抹杀殆尽了。后来的一切观念论者，都是从神学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与神学

不同的，不过是把 “上帝”用 “理性”一类的名词代替了。⑦

米丁等人编著的 《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对奥古斯丁 “历史哲学”的阶级实质做出了论断：

他想用基督教的教理，尤其是它的反动的本质，做他的学说的基础，这在他的国家学说

中最看得明白。他说社会的历史，是神的世界和恶魔的世界的斗争。在这斗争之中，担任最

重要的任务的，是基督教教会，人们离开了教会，就不能得救。⑧

对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类似判断，亦见于一些教科书和辞典。如１９４９年，薛格洛夫编，王子野
译的 《西洋哲学史简编》⑨；胡明编的 《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瑏瑠 这成为１９４９年后介绍奥古
斯丁的主导模式。

（责任编辑：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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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原文如此。“功”疑为 “了”。———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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